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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7

月， 念了四

年大学的我，终于毕业了。

走出校门放眼社会， 竟是

一副踌躇满志少年得意模

样， 手捧一本不算太薄的

发稿剪贴本， 心想走到哪

里都饿不死人了。

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招

聘单位，究竟何去何从？ 正

犹豫不定， 恰好济南军区

政治部来学校招人， 图个

新鲜， 我也和一大帮子同

学去跟部队上的领导见

面，军地双方介绍了各自情况后，

无意参军的同学渐渐走散开去，

最后只剩下五六位了。 我扶了扶

眼镜，也正要往外走，却被一位中

校军官叫住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

专管招收大学生的刘干事。 我说

我戴眼镜不符合参军条件吧？ 他

用一口地道的山东腔说： 谁说戴

眼镜就不能参军咧？ 你没看我也

戴着近视镜吗？ 刘干事还拿出相

关文件叫我们看，那上面规定，视

力这一条的确可以放宽。

后来，同班的潘、陈、赵和我，

接到省军区电话通知， 让我们到

位于上街区的部队

153

医院接受

体检， 我们相约乘坐公交车一路

打听就去了。 没想到，到医院人家

说每人得收

150

元体检费 ！

150

元， 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可是一

笔不小的财富， 顶得上我一个半

月的伙食费呀， 我辛辛苦苦做家

教，每小时才得到五块钱报酬。 我

当即就不干了，吵闹着要回校，原

本就不怎么情愿进部队呢！ 于是

我们原路返回。 到校后，给军区的

刘干事打电话， 这位首长听了我

们的报告，挺气愤，说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这样，这个费不能收。 好言

好语安慰了我们一番， 然后又让

我们等电话通知。 很快，省军区又

打来电话，说再去

153

医院吧，这

回免费体检。

医院的人这次非常热情地接

待了我们， 说话间像姑表一样亲

格溜溜滴亲。 不但没再为难我们，

还敬上了“红塔山”香烟，体检呢，

还能抽烟？ 我们心照不宣，笑得非

常鬼。

谢天谢地，终于折腾完了，还

好， 没有像考上大学时那样严格

的外科体检， 免了脱光衣服把屁

屁给人看的尴尬， 我除了眼睛近

视外，其他项目全部合格，那仨兄

弟也都没有问题。 过了几天，济南

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纸接收函，

就把我们给定下了。 打电话征求

家人意见， 没想到父母姐弟全部

投了反对票： 人家说 “秀才遇见

兵，有理说不清”，你这个秀才，还

能当兵？ 吃苦受累，你那小体格受

得了吗？ 不过，我最终还是花了近

百元的长途话费，好说歹说，做通

了全家人的思想工作。

通知说

7

月

28

日到济南报

到， 于是我们四个约定在郑州集

合，恶狠狠地吃了一顿烩面，每人

整光了两瓶“金星”啤酒，之后，坐

晚上

9

点多的火车奔赴泉城济

南。 那天大雨刚过，夜色清凉，人

行道上还有哗哗的水声， 我们提

着裤子掂着鞋穿过郑州的大街小

巷，直奔火车站。 临上火车，赵和

潘的女朋友买了一些吃的喝的，

还有两包“金芒果”香烟，递了过

来。 车启动了，一声汽笛，撕心裂

肺 ，别了 ，郑州 ；别了 ，美丽的姑

娘！ 潘阴着脸一言不发，赵红着眼

圈几乎要掉出泪来。 转眼间，身后

的一切就被淹没在沉重辽远的夜

幕里了。

很快， 大家伙儿的心思转到

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上了， 反正

感觉很新鲜， 心情也像盛夏的骄

阳，忽而变得饱满而热烈。 一想到

每天穿着迷彩装， 在训练场上站

军姿、踢正步、走队列，很是带劲

儿， 再想到为国为民流血流汗练

兵站岗，更主要能够亲自“精忠报

国”，就先被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了

!

关山度若飞啊，兴奋中还有点

悲壮的意味。

黎明时分，出了济南站。 每个

人依然很亢奋。 我把家人关于“秀

才和兵”的说法讲给他三个听，大

家都不由憧憬起来： 这秀才要是

当了兵，会是啥感觉呢？ 到军区大

院报到后放眼一看，乖乖啊！

100

多个男女学员哪！ 很快，一个头戴

大盖帽的首长模样的人宣布：“亲

耐滴” 同学们， 新战友们， 你们

100

多名光荣的应征入伍大学

生， 将被集中到济南市郊区的一

个训练基地， 接受集训……那位

置我知道，正好是在山上。 那山不

高，近似于丘陵，整齐的营房等建

筑物也层层叠叠的，缠着青山的，

是羊肠一样的水泥路。 我们穿着

新发的军装， 头戴崭新的大檐帽

(

大夏天的，居然不觉得热

)

，一脸

洗不尽的学生味和青涩表情，被

装进了迷彩军用大巴， 沿着羊肠

子小路， 呜悠呜悠地往训练基地

输送。 那时分，远山含黛，碧空如

洗，大家都老老实实坐在车厢里，

带着些像是要奔赴疆场一样的神

情。

到了，到了！ 带车干部麻利地

指挥大家下车，然后集合，很响亮

地点名，宣布分班。 来到班里，放

下背包行李，开始打扫卫生，整理

床铺，开饭，一切都和电视里演得

一模一样。 吃罢饭，正想点上一支

烟，突然，楼下一阵刺耳的哨音撕

破黄昏的宁静， 区队长有些沙哑

的大嗓门同时炸响：“楼下集合，

理发！ ”

冲到楼下时， 各班已基本整

好了队形。 大操场上， 十几个老

兵，每人一把锃亮的理发推子，一

个一尺高的小马扎， 一条雪白的

床单，一字排开严阵以待。 当冰凉

的剃头推子在我乌黑发亮的中分

发型上无情地扫荡之时， 我不由

得在心里暗暗惊呼：“娘吔， 残酷

而悲壮的军营生活真正开始了！ ”

首次出操

一夜无事。

凌晨

5

时

30

分，一声拖得很

长的哨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又

是区队长的声音在楼下炸响：“出

操！ ” 大家呼啦啦从硬板床上跃

起，争先恐后忙着穿衣服，有人慌

乱地找皮带， 有人弄丢了一只袜

子， 整个宿舍弥漫着惊惶失措的

气氛。 除了班长，依然安静地躺在

正对着门口的那个下铺， 看戏似

地瞅着这乱糟糟的一锅粥。

我们的三班长姓左，山东人，

小伙儿乍一看白白净净的带着些

腼腆， 真的不像我印象中的山东

大汉，反倒像个江南的温软小生。

等我们全副武装

(

其实也就

是背着被包和军用挎包、水壶等

)

冲出门外时， 左班长竟然神不知

鬼不觉地站在了预定位置， 等着

整队

!

7

月天，就是火。天气酷热，即

便是早晨，也凉快不到哪里去。 这

是第一次出早操， 也是平生第一

次背着棉被跑步。 我们围着大操

场

500

米跑道， 一圈一圈地跑啊

跑。 第一圈还行，第二圈汗都下来

了，滴在眼镜片上，顿时眼前一片

朦胧，却顾不上擦。 第三圈，像是

一辆烧干柴油的拖拉机， 光冒黑

烟却跑不起来了。 然而，区队长站

在大操场中央， 还在起劲地吹着

哨子：“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

四！ ”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渐渐地呼吸困难了， 每呼出

一口气，都带着强烈的腥热，几乎

把肺和气管都要呼出来了。 身上

的背包像石头块一样， 越来越沉

重，简直是一座小山了！ 仿佛有个

声音在耳边不断念叨：停下来，停

下来！ 另一个声音却在不断反驳：

跑啊，跑啊，跑啊……

天啊，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

自找苦吃吗？ 或许当初的选择是

错误的？ 或许那时念头一转，就会

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那样就不

会这样疲于奔命了吧。 说不定，现

在正躺在床上酣睡呢

!

胡思夹杂着乱想， 头脑中一

会儿一片空白，一会儿一团混沌，

一会儿如金蛇狂舞， 一会儿如众

鲫过江……但是， 两条腿还在机

械地向前迈动

!

“报告

!

”一个女孩子的哭腔

传来。

“出列

!

”区队长严厉的命令

透着冷酷。

“报告

!

”

“报告 ”……连锁反应 ，又好

像疯狂的传染病， 几乎在动摇军

心。 很短的时间，操场边上横七竖

八地站了好几个垂头丧气脸色灰

白大汗淋漓的男女学员。

“报告

!

”只剩下这一根救命

稻草了，不行，我要喊报告

!

一瞬

间， 这个词汇在我心中爆发性地

无限放大，我要喊

!

跑在我右边的潘， 在大学时

一直是体育健将， 长跑啊篮球啊

都是他的强项。 可

能他看我快不行

了，连忙伸出一只

手托起我的背包，

一边鼓励我别泄

气，教我按步伐节

奏调整呼吸，咬咬

牙，坚持，再坚持

!

想起了江姐 、

黄继光，想起了辣

椒水、 老虎凳，坚

持呵坚持，坚持到

底就是胜利！ 这可

是第一次出早操，

如果认“熊”了，以

后的日子可抬不

起头了啊。

可是， 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了， 廉颇老矣不能饭了， 能量枯

竭……上帝啊，求您了，快快给我

一枪吧。

下一秒，我要喊报告

!

突然， 区队长大吼一声：“齐

步———走！ ”狂奔的队伍立马安静

了，像一条大蛇缓缓前行，只是粗

重的喘息声还在此起彼伏。

噢，真主啊，上帝啊 ，我的太

阳，那一刻真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列队讲评时， 每个人脚下的

水泥地上，都留下了一汪汪水痕，

同志们啊， 那是汗， 瀑布一样的

汗。

馒头事件

一周的时间，飞一样过完了。

其实， 这只是现在回忆时产生的

错觉。 当时，每一天都是偷偷掰着

手指头度过的， 每一天都不知道

要面临什么样的考验与磨炼。

新鲜感与光荣感很快就被粗

粝的日子消磨殆尽了。 正如餐桌

上的饭菜， 也由最初的花样繁多

量大味美变为简简单单的四菜一

汤了。 连馒头也急剧“缩水”，似乎

突遭变故的妇人， 一夜间由丰满

白净的美女憔悴成干瘦焦黄的老

妪啦。 我们这些新兵———曾经养

尊处优惯了的大学生们， 狼吞虎

咽的同时，不免有些嘀嘀咕咕，班

长们却只是板着脸， 自己飞快地

吃饭。

吃饭自然是要排队去饭堂

的，以班为单位带到饭堂门口，然

后以区队为单位集合， 由值班班

长指挥唱“饭前一支歌”。 《学习雷

锋好榜样 》、 《加强战备准备打

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当

兵的人》是最常唱的。 其实，这里

面是有个小小的“玄机”呢：如果

班长当时心情不错的话， 会指挥

一首短的歌曲，比如《加强战备准

备打仗》 是最短的， 歌词也最简

单，只有八个字：加强战备准备打

仗！ 重复唱六遍即可，其次是《学

习雷锋好榜样》，即使再健忘的同

志也能很快记住歌词。 比较难又

比较长的当属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那一天，气氛好像不大对头，值班

的六班胡班长脸色阴沉沉的，区

队长好像也不大高兴的样子。 这

饭前一支歌估计要有些难度

!

不过， 好在那天我是 “小值

日”， 提前十分钟便进入伙房，为

本班战友打好饭菜汤摆在餐桌

上，所以，不用站在队伍里唱歌。

可是，汤都放凉了，大家咋还不进

来呢？ 悄悄爬到玻璃窗边一看，乖

乖哩，区队长命令大家单练《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呢，一个一个轮流

唱， 一首歌能完整唱下来全记住

词不跑调的，站成一列，可怜一多

半弟兄不是忘了词就是老跑调，

真是呕呀啁哳难为听啦，哈哈。 作

壁上观的我，不由幸灾乐祸起来，

莫名其妙地，只有那一句歌词“第

七不许调戏妇女们， 流氓习气坚

决要除掉

!

”在胸腔里反反复复地

荡漾……眼睁睁看着那边女学员

都快吃完了， 我们这边亲爱的弟

兄们才一个一个地被放行。

要说人该倒霉， 喝口凉水也

塞牙！ 那几天，清波战友常常这样

对我说。

比如说那天早上的馒头吧 ，

长得个头小倒也罢了，还顶了碱，

皱巴巴的透着黯黄， 似渴睡人的

眼，教人喜欢不得。 早晨没吃好，

想来中午好好补偿一下吧， 没想

到，不知为啥，中午的白米饭竟然

做少了，明显不够吃，炊事班长只

好把早上剩下的黄馒头拿出来填

补亏空。 终于，吃完了这顿午饭。

大家再到饭堂门前集合，我们“小

值日”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清洗

碗筷、 打扫卫生。 等我们快忙完

了，大部队居然还驻扎在门口。 又

咋啦？ 忍不住悄悄潜伏到窗户边

张望， 发现胡班长正一手抓着两

只馒头向大家训话， 那馒头还在

往下滴着汤水， 似乎经过浸泡的

“洗礼”，肥大了许多。

“弟兄们 ，这是馒头 ，不是石

头

!

”“我就想知道，这是谁扔的，是

谁扔到泔水桶里的？ ”胡班长严厉

的声音炸雷般轰响。 可是，回应他

的只有沉默、 沉默， 死一般的沉

默，一排排毫无表情的脸。

“弟兄们啊 ，这是馒头 ，不是

石头， 怎么能乱扔呢？ 谁知盘中

餐 ，粒粒皆辛苦 ，你们都学过 ，多

少粒小麦从种到收， 再到打成面

粉蒸成馒头，需要多少道工序，洒

了多少人的汗水。 然而，就这样被

你们中的某些人扔了， 要是在长

征时期， 这馒头能救活人的生命

啊！ ”

“既然没有人敢承认是谁扔

的，为了让大家记住一个道理，我

命令———把它吃下去！ ”说完，胡

班长自己揪了一大块，一把填到嘴

里。然后，那两个从泔水桶捞出来的

馒头从队伍的排头依次传递了下

去，不多不少，每人一口……据高峰

说，胡班长那天是流了泪的。

遗憾的是，我因为值日，没有

吃上那馒头。 尽管如此，“粒粒皆

辛苦” 的道理却深深地铭刻在我

心里了。 “馒头事件”的前前后后，

现在想来， 不过是用来消除这些

“天之骄子”身上 “娇 、骄 ”二气的

教育方法而已，虽然，这方法特殊

了些，但很灵验

!

不是尾声

是的， 新兵连生活最大的特

点， 就是拼命压抑人本身的各种

欲望，包括食、色、睡等。 转到白马

山训练基地后，我们重新分了班，

幸运的是 ，潘 、陈分到了三班 ，赵

和我分到了四班， 不过都在一间

宿舍里，跟一个班基本没有分别。

意外的惊喜， 是遇到了大学同宿

舍的余，他被分到了八班。

新班长姓田，也是山东人，中

等个儿 ，瘦脸 ，黑黑的 ，略带点忧

郁气质， 亦不是印象中山东大汉

模样。 田班长毕业于山东师范大

学教育心理系，自称心理学家，比

我们早毕业二年的大学生军官 。

第一天田班长给我们训话：“世界

上最磨炼人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

个是监狱，一个就是军营。 既然来

到这里，就不要把自己当个‘人’！ ，

不要再把自己当成娇生惯养的大学

生，你们什么都不是，都给我把‘尾

巴’夹紧点！，不要想什么花花点子，

瞅一眼我都知道你们在想啥。”听到

这时， 我不由得暗暗把臀部的两块

肌肉收紧再收紧， 仿佛真的把 “尾

巴”夹住了似的。

9

月的一天，是我的生日。 其

实，多年都不过生日了，但是父亲

早几天寄来的家信中暴露了这个

信息。 所以几位同学加战友，都要

为我祝贺。 那天中午饭过后，趁大

家都休息时， 同时入伍的同班同

学潘、赵、陈、余和我一起，偷偷潜

入我们常常去打扫卫生的家属

院， 那里的很多军属们都暗暗做

着商店、饭店的小生意。 很快，我

们在一位军属老大娘家要了一盆

炖鸡肉、 一大盘水

饺 （韭菜馅的），一

人一瓶“趵突泉”啤

酒， 极度隐忍地庆

贺了一把， 也消解

了 一 下 吃 肉 的 馋

瘾。 然后悄悄溜回

班内，假装睡熟。

然而， 这一切

却早已被我们的田

班长洞察秋毫。 下

午操课结束后，潘、

赵、 陈和我被单独

留在操场罚做蹲姿

1

小时， 余同学因

在别的新兵班而幸

免于难。一个小时后，我们的三班

和四班少了两对热血青年， 多了

四位“瘸子兵”。

从那以后， 田班长即对我们

四人看不顺眼， 尤其对他手下的

赵和我，更无好脸色。我们也只得

如履薄冰， 时时处处夹紧了屁股

上那两疙瘩肉。

其实， 当时除了感觉压抑和

委曲，别的也没多想。 岂不知，正

是从那时起，我实际已经被“废”

了：从此我的右腿落下了伤，小腿

肚上渐渐开始形成静脉曲张，一

爆发用力就隐隐作痛。后来，我没

有像预想的那样， 分配到军区大

院工作 （想想那时真是太傻太天

真的典范！ ），而是直接分到了野

战部队的班排， 在这个外人称为

“快速反应部队” 的大熔炉里，对

军事素质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

而我，却在接受

100

米跑考核时，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不得已

自己主动要求解甲归田， 告病还

乡。

这是后话。

好在我们这些学中文、 新闻

的占了些优势。比如办内刊啊，出

黑板报啊， 参观军区老干部书画

展啊，观摩军区文艺会演啊，甚至

为区队长、 大队长他们撰写学习

心得、述职报告、工作总结啊，这

时我们成了香饽饽， 用其他学员

队的家伙们的话说：这些学中文、

新闻的书呆子，真是走了狗屎运，

妈的， 净跟着领导屁股后头吃香

喝辣的！”其实，这不算啥。更让他

们眼红的是，突然有一天，军区政

治部主任赵太忠中将接见了我们

20

名中文、新闻专业的学员！ 这

着实令别的专业

400

余名学员艳

羡不已！赵主任一一与我们握手，

轮到我时，竟然还拍了拍我的肩，

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喜欢不

喜欢部队……我手心里不知为何

竟然满满一把汗，敬礼时，不知道

有没有汗水洒到了首长的衣服

上。赵主任勉励我们，要当好笔杆

子，先要做好合格兵。最鼓舞人心

的是，赵主任说，他自己当初就是

一名笔杆子。 看着将军肩上闪闪

发亮的金星，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

像鼓满大风的船帆， 在漫漫的革

命征程上，挺进！ 挺进！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就像“不想当司机的裁缝不是

好厨师”，哈哈，扯远啦。梦想毕竟

只是梦想， 而现实却远远残酷得

多。 我们每天还得过着三点一线

机器似的狼吞虎咽的生活。

倒是田班长， 可能是有点骄

傲，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

一次全基地的大型集会上， 他老

人家居然在队伍里看武侠小说，

没承想被纠察发现了， 最要命的

是， 他居然跟纠察同志不好好合

作，导致事端不断扩大，最后，事

情传到首长那里，他不幸得很，成

为前无堵截后无追兵的典型，当

然是反面的———受到了训练基地

的记过处分， 而他的检讨书以及

集训结束时的个人鉴定， 居然都

由我代为起草！ 那是令我心情最

为复杂的军内文件！天地良心，本

人没有借机报复，一点都没有，尽

管非常非常地想！

为期六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

时，我们威严的田班长、伟大的心

理学家，独自黯然离去，几乎没有

人去送他；而别的班长，却都被兵

们前呼后拥，亲热极了。看着田班

长远去的背影， 赵和我什么都没

说，只是默默地点上一支烟……

一切都结束了。然而，一切又

永远铭刻在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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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光

/

诗篇

老兵感怀

（二首）

七绝·军人

满怀憧憬入军营，

飒爽高歌万里征。

骋马江山挥铁剑，

苍穹任我绘红缨。

五绝·战士

横马傲苍穹，铁枪捍侠风。

骨铮怀义胆，豪迈射天弓。

●

王应文

/

似水流年

回家

������

我有三个家。 第一个是修武县

的老家，第二个是焦作市区的新家，

第三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空军这个大家。前两个家庭，常来常

往并不陌生，可部队这个大家，我将

近

40

年没有回去过，因此，心里常

想啥时候能回到部队这个大家看

看。

我的这个想法和从昊华宇航公

司退下来的老战友王保才一拍即

合， 于是我们约定在

5

月

10

日出

发，到济空探上一回部队这个大家。

今年

5

月

10

日凌晨，我们登上

了从西安开往济南的

1162

次客车，

列车运行

10

多个小时到达济南东

站。我们住下后，转业到济南市区的

老战友杨柏林前来探望， 并有点为

难地说：“我也

10

多年没有回过连

队，好多老战友都先后离开了部队，

没有熟悉的战友啊！ ”后来，他又联

系了几位战友，因都不在济南市区，

我们只好作罢：找不到人陪同，我们

自己找吧， 相信只要连队还在原先

驻地，一定能够找到。

我们的部队大家是

1969

年

10

月份从南空调防到济空的。 当时连

队的全称叫济空司令部直属防化

连， 驻防在济南市管辖的章丘市明

水镇，后来，又升格为营级单位，现

仍驻在老地方。 凭着记忆我们于

5

月

11

日乘车，赶往济南市数十公里

以外的章丘市。

40

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一进

入章丘市， 给人的印象已经不是以

前的老章丘，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

楼， 完全取代了那时候老县城的模

样， 明明沿着秀水大道直行往右拐

数十米就是防化教导队， 可我们的

车辆绕来绕去，竟然找不到地方，直

到当地一位老者精确指路， 我们才

认出老明水镇大化肥厂对面的建筑

物，车到家门口，我们才恍然大悟：

“就是这个地方，一点不错。”门口警

卫有两位空军战士把守， 问我们从

哪来，有无证件，当我们随手递过去

退伍证等证件，并说明来意后，一位

小战士很热情地说：“欢迎你们，我

现在就带你们去见赵队长。”听了小

战士的这番话， 我们的心里像一块

石头落了地， 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

动，竟情不自禁喊出来：“回家了，我

们终于到家了！ ”也许是过于激动，

也许是小战士过于热情， 我们的眼

泪在眼眶里打转， 直到见到了教导

队的赵秋叶队长， 心情仍然平静不

下来，在赵队长的办公室里，我们同

赵队长、 任守华教导员两位首长促

膝攀谈， 又不时从电脑里调出老照

片观看， 从连队的发展变化到老战

友的离队，从日常生活到军政训练，

几乎是无话不谈，那亲近感、回家感

油然而生，打心底里发出“回家的感

觉真好”的感叹！

两位首长又带着我们到营区察

看， 让我们领略了原先的老营房变

成了现在的座座楼房和绿色花园。

有一块小菜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经询问， 教导队的官兵正是经营了

这块小菜田才弥补了蔬菜供应的不

足， 伙食得到了改善。 在连史陈列

室，各种荣誉证书和连史介绍，使我

们懂得了防化教导队这个家走过了

近

50

年历程，获得了精神和物质两

个文明建设多方面成果。

临近中午时分， 两位首长要留

我们用餐， 让我们再体验一下部队

伙食，一碗白米饭外加五菜一汤，倒

很丰盛，和战士们一起用餐，吃起来

格外香甜。离别时，两位首长反复叮

嘱：“有空要常回家看看， 教导队就

是你们的家。 ”

回到济南市区， 我又从济南日

报社副总编辑金志福战友处得知：

我的新闻写作第一任老师、 济空司

令部政治处原新闻干事林来生也转

业到济南，经电话联系，我们在东方

大厦一个房间见了面，师生相见，格

外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语，倒不完的

往事。我清楚记得，是这位老师引导

我走上了新闻从业之路， 没有他的

指导帮助， 也许我现在还是什么文

章都不会写。我在政治处通讯组时，

几乎写的每篇报道， 都是林老师把

关，有时还亲自带着我采访，文章写

出来后，他还要一遍遍修改推敲，直

到满意为止。 在我们采写发表的数

十篇作品中， 有一件发表在 《空军

报》二版的整版通讯影响最大，题目

叫《加强根本职能教育，切实做到常

备不懈》，报道的是济空司令部战勤

连的工作经验，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我和林老师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就

过了两个小时，临别，我诚恳地告诉

林老师：“这次来济南， 确实不虚此

行，不仅回到连队这个大家，而且还

找到了你这位老师，真是没想到，如

果把此行定位的话， 我看就定为圆

梦之行、回家之行、故地重游之行。”

在返焦的车上， 我的心情仍不

平静，

40

年了，我再次来到济南，不

为别的， 图的是只为感谢培养教育

我的连队大家， 感恩我的新闻写作

引路之人， 是他们成就了我这个农

村娃， 完成了从一名军人到一名新

闻从业者的转型。

●

吕会香

/

诗篇

献给军人的歌

总想编一束花环

轻轻放在烈士的坟旁

用那素洁的美丽

表达我深深的怀念与景仰

总想沏一杯热茶

递给风雪中守边疆的士兵

用那温暖的醇香

抵挡夜晚的冰雪与寒风

总想唱一支歌

给泥石流中抢险的勇士

用那动听的旋律

陪你把自然的恶魔战胜

总想写一首诗

给所有保家卫国的战士

用那浓浓的深情

抒发我无比的热爱与崇敬

●

状发子

/

诗篇

旗帜

（外二首）

������

鲜红的旗帜

沿着陆地、天空、海洋倾流

风中的一只鸽子，一棵草，一片

浪花

在它心底，都是钟情的国土

边防线，坎坷又交织

飘拂即是一种绵延的象征

带着每一个波浪的水的气息

民族之魂共吞吐

阳光下，牵着那段浸染的历史

一步一个脚印， 漫延成一条天

路

行走者络绎不绝

愿把一生的宏愿交付

一根枝

丛林里伸出来

山巅伸出一只手臂

生于大地的躯干

绿叶在上面婆娑

他坚实而忠诚

鸟站在上面

弹回天空的信息

绿色的草

成千上万中的一棵

碧绿如青葱

载上十八岁的年龄

奔赴边疆与哨卡

对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无比坚贞

●

武世鸿

/

诗篇

思念战友

谨以此献给

8023

部队的战友们

������

三十年前生死共度

天山脚下风雨同路

戈壁滩上留下了你我的足迹

行军途中我们并肩携手

如今想起犹如昨天

战友二字却把我们紧紧相连

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每一次思念使人泪水涟涟

每一次思念又使我睡梦香甜

苦苦思念中现在我已两鬓斑白

战友啊，如今可好

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

曾记否

摸爬滚打，登山攀岩

为的是接受祖国的考验

历尽万苦千辛我们没有怨言

只有在蘑菇云升腾的彩云间

才能看到我们的笑脸

战友啊

有一颗心和你们生死相牵

无论是天涯、海角

战友的友情永不变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